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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党文化】--新唐人电视台  

――《侃侃而谈》节目

第一集：漠视生命

方菲：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侃侃而谈”新系列节目：“漫谈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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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然：提到文化呢，它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这种特性的承传，什么是党文化呢？我们今天就要谈这个系列了。我们中华民族是有五千年的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那么这个党文化它到底是什么，以及它跟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有什么关系呢？ 

方菲：在我们接下来节目中，我们会好好聊一聊，那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杨景端先生做我们的嘉宾。 

金然：杨先生你好。 

杨景端：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方菲：在我们聊之前呢，我们先一块来看一段在一个家庭中的一个场景。
---------------- 

两华人看电视，正放映有关在伊美军攻打了反叛武装据点的新闻。 

华人甲：老美打仗真不行啊，还没打完啊？ 

华人乙：你知道为啥这么慢不？这老美打仗，还得区分平民和武装分子，尽量别杀错人。 

华人甲：我跟你说这老美打仗真不行，“超限战” 是啥肯定不懂。那玩儿，打仗还能不死人哪？管他男女老少呢，一下全灭。两天拿下，速战速决。
 ---------------- 

方菲：刚才这个场景看了挺熟悉，我相信在不少中国人中可能都发表过类似的评论。

金然：我想这个场景不一定是在国内，因为你想十几年，几十年在国内那种熏陶，一旦出来以后，我发现很多人都很难改变那个思维。 

方菲：是，那杨景端先生您看了刚才这个场景您有什么看法？ 

杨景端：我感觉它这个场景反映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漠视生命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这两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坐在那儿，聊起这个人命关天的事好象就是在评论一场球赛的输赢一样，是吧？那么当然啦，这如果是一个两个人的想法的话还不构成一种“文化”，因为文化呢，它是一群人共同享有的一种意识啊，行为和观念，那么最近呢，新浪网搞过一个调查，那么调查是这么问的？就是说如果在战争期间你的上司让你对妇女或儿童开枪，那么你认为你会不会去做，结果呢，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说他可能会去做，那么可见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认识，这是一群人的认识，那么这就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那么这种文化是一种对生命的一种轻视或者叫漠视，它是一个很丑陋的文化现象。 

方菲：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党文化”呀？ 

杨景端：“党文化”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但是我想这种对生命的漠视是党文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份，在这么多年当中，在中国大陆，它是为了把共产党的理念和为了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的这个思想，灌输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脑子里，那么它就把中国的文化整个扫了一遍，怎么说呢，它从改这个历史，把中国的历史改一遍，把中国的所有的过去古代戏曲全部拿出来进行改变，把中国的民歌全部改变，你看咱们过去唱的东方红啊，东方红，很多这个歌曲都是民歌改的，这样的话就搞得你觉得好象中国的文化就是“党文化”，党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所以那个郭沫若曾经就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过去学得这些东西啊，实际上是通通都可以忘掉的，都是没有用的，这就是他自己对这个党文化教育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也就是说他完全混淆了 “党文化”和原来传统文化的这个概念。 

金然：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党文化，这个名词本身就很新鲜，因为对我来说也是刚刚听说，因为我记得是看这个《九评共产党》这本书的时候，看到了“党文化”的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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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景端：其实这个党文化它在2001年以前一个人民日报副总编叫王若水，他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整风压倒启蒙”，就是讲这个“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所以他在这里面提到了这个“党文化”这个概念，那么他认为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是党文化的纲领性的文件，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就是说一切的文化和文艺形式都是应该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是不讲人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延安整风的时候，他就用这个来剥夺知识份子--当时有很多爱国知识份子在延安嘛，但是知识份子他的特点就是独立思考，但是你要让他不独立思考是很不容易的，怎么办呢？就把那些坚持独立思考的人打成特务，所以，半个月之内那个康生就能在延安抓出一千四百个特务，一年之内搞出一万五千个特务，当时在延安一地至少有五十人因为这个事情而自杀，所以你一旦被划为敌人的时候，那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方菲：这让我想起周恩来给雷锋的提词，“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冷酷无情”。 

金然：还真是，不过，问题就在这个敌人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这个共产党把敌人的概念在不同阶段，是针对不同的阶层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这些有名的运动“三反五反”，“反右”还有“文革”，针对的群体都不一样。甚至有些人你比如说像刘少奇啊之类的，他们在反右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去镇压的那些人，他们是在上面，等于是所谓在“正”的这一边的，但是到文革的时候呢，他又成了“阶级敌人”了，所以也就是说这一系列的运动下来，给人的感觉就是，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在某些时刻成为“敌人”。 

方菲：这一下子就搞得人人自危 

金然：对，人人自危 

方菲：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杨景端先生，像您说这个漠视生命它是党文化的一种体现啊，可是你像中国古代像秦始皇他“焚书坑儒”，像秦国的大将“白起”也活埋了十几万士兵，其实像这种残暴古代也有啊。 

杨景端：这的确不错，这种残暴是古已有之啊，但是你要看看我们说的漠视生命之所以称为文化现象，它不是说我一个人，是吧，或者是在一种特殊的状态比如战争状态做的事情，而是他是把所有的老百姓，所谓的群众，把他们的思想改造了，改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这些人如果为了某一个目的--政治的目的，那么他们就可以去杀人，比如说我记得当时那个文化革命初期的时候，当时的市长彭真，当然他自己后来也被整，就是你刚才说的敌人随时可以变，他就是说呢要把北京城啊要纯净的像水晶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他认为不可靠的人要全部赶出北京城，那么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他这样做是不合适的，那么，怎么办呢，他就发动红卫兵小将去做这个事情，而由公安部给他们提供名单发动红卫兵去清除这些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红卫兵曾经杀了一家五口人，老小五口人，一个人不甘被杀他就拿起了菜刀，那么当然这个人当时就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但是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大专院校说，“阶级敌人向我们红卫兵小将举起了屠刀”，所以这一下就煽动了更大的仇恨，当时北京市整个居民的百分之二受到了牵连，所以这个特点就是--他让所有的老百姓来认同这件事情，来做这件事情，事实上后来的很多运动当中都是这样子的。 

方菲：其实我觉得对生命的这种珍惜，应该是人最基本的对待生命的一种态度，但是你看共产党执政就五十多年，他就能够把很多人，就是让他们思想认可某些暴行，甚至于有时候还参与，我觉得想起来好象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杨景端：的确是，刚才你说的这个“白起”-- 就是秦始皇的大将，他坑了十几万的降军，那么老百姓是不认同的，民间就有这样一个传说，就是说他以后转生成猪，一辈子一辈子都是被人宰割的，换句话说就是老百姓认为，他这样做是一个罪孽，是应该受到惩罚，也就是说老百姓是不认可的。但是呢，现在中国这种情况，是比较复杂，中国一句古话叫做“杀鸡儆猴”，但是呢共产党是“杀人儆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表面上看中国人是认同的，但是这个认同的背后啊，我认为还是有很多无奈，有很多绝望，更多呢是一种恐惧，很担心自己成为敌人，被划成敌人。所以为了自保，他们很多人就要表现的很革命很积极，甚至去认同，从心理上认同这个杀人的这一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这种现象，你比如像“延安整风”的时候一个有名的知识份子，他叫“王实味”写了一个叫“野百合花”。批评了共产党干部的作风，结果这个人被打成特务，那真的够呛，有一次他见到记者以后，他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他见了记者就说，啊呀，我有罪，我反对毛主席，我是死一千次都是应该的，现在毛主席还让我工作，我感激不尽，我一定要拼命的工作。其实我想如果毛主席让他去杀人的话，他一定也会去拼命的杀人，所以共产党就是这样的把一个好端端的知识份子，改造成这个样子。 

金然：共产党，在我看来它是运用一种方式：有一句话叫做“七八年再来一次（运动）”，也就是说运动一次一次来，然后用这种运动中的这种氛围，让人慢慢的形成一种甚至连自己用党文化去思考的时候都不自知了。 

方菲：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场景非常普遍，非常一般，我想如果我当时在那里，我虽然不会说那些话吧，但是我听了我恐怕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太刺耳的，那说到这个潜移默化，杨景端先生你能不能举一些例子，就是它怎么样潜移默化在人的思维中形成的？ 

杨景端：刚才说的每三五年要来一次运动啊，它实际上就起到一个强化的作用，它强化了人实际上是在求生的欲望下产生的一种精神上心理上的一种变态。曾经有人把它叫作社会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你看看我们从小到大，从你当红小兵红卫兵，都是阶级斗争而且一谈阶级斗争的时候，就是说“你死我活的斗争”，那就没有“中间状态”，要不你死，要不我活，是不是？那就是互相杀吧，它就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在中国这个教育当中，像毛泽东他就说过：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所以在解放战争期间，我们说这个国民党啊被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人海战术”，那是用无数的老百姓的生命去顶着做炮灰，打了这么一仗，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些生命都是无所谓的，只要去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所以可见，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逐渐逐渐的我们都接受了，到什么程度呢--六四以后，邓小平说“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大家听的都还觉得挺有道理。 

金然：很多人认可。 

杨景端：是吧？最近朱成虎将军，他是国防大学的战略研究所的所长，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应该牺牲西安以东的城市和中国一半的人口，去打一场核战争，为中国人赢得未来的生存空间。他说起来这一半人口，一半城市啊，好象就是个概念，非常轻描淡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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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然：我也想到一个例子，因为我比较关心文化的现象，所以我记得拍了一个电影叫“英雄”，在国内那时候很火爆，当时给我一个很惊讶的感觉，就是说，它大概是第一个在人民大会堂做首映式的影片，也就是说中共是认可它的，是名导演，名演员。可是你看了这个片子，它从头到尾其实就讲了两件事情：也就是说像秦始皇这样的人他可以为一个目的，比如说是要统一也好要怎么样也好，他可以杀的血流成河，那么这样的人，他是英雄，那么你是反对这个秦始皇的，但如果你不杀秦始皇了，你认可他了，也可以封你当英雄，从头到尾就是讲这么一个事情。 

杨景端：因为它很符合中国的现状，共产党就要给你灌输这样一个概念，我为了维护我的统治，我的权利，我可以随时画出一部份人来作为敌人，去杀，那么你如果想享受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享受利益，那么你就认同我，那么我就奉你为“精英阶层”，所以你看中国现在精英阶层是什么人，就是一些当权者，党政领导干部，第二部份呢，就是一些知识份子和职业人士，那么第三部份，就是在做生意的，很多做生意的人赚了钱的商人，那么这三部份人，他就把你灌输成英雄，精英，你就要认同我共产党的文化，所以它完全是为了它政治上的需要来拍的这一部电影。 

方菲：杨景端先生您觉得如果像这种漠视生命的党文化被人们普遍接受之后，甚至不自觉这样去想问题，那对我们这个社会，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杨景端：它的确会严重的毒化社会的风气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人们对于生命就显的非常的冷漠，有的时候你甚至感觉到有点冷酷，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很多年的朋友，我跟他讲起我姐姐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情况，她被绑在椅子上三十四天。 

金然：因为什么呢？ 

杨景端：因为炼法轮功。所以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讲完了以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在法轮功和政府之间我保持中立，我没有听到一句同情的或者是对我姐姐的关心，而是他选择了这样一个非常超然的态度，非常冷漠的一种态度，“我保持中立”，其实这个中立已经表明了它的态度，因为法轮功和政府双方它不是一个平等的力量，一方是运用国家镇压机器的一个强权政治，一方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象我姐姐这样的家庭妇女，完全是一个迫害和被迫害的关系，你保持中立，那实际上你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尽管这还是一个好朋友，所以你就说这种潜移默化，他在说的时候他并没有什么恶意，他就很自然的这样说出来。我还想起巴金先生他写过一段话，他说在文革期间你看很多知识份子跳楼自杀，最有名的是傅雷夫妇，他自杀以后音乐学院好几对夫妇跳楼自杀，巴金就注意到一个现象，说现在，人看到熟人自杀不但没有同情，反而去用更恶毒的语言去攻击他们。 

金然：怎么攻击？ 

杨景端：就是说：这些人“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用死来对抗文化大革命”，他完完全全对生命没有一点怜惜的，而把这个所谓政治的目的，政治的斗争作为一个最高的标准。 

方菲：您说的这些让我想到现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现象，也是我们经常听到或者看到的报导：就是一大群人围观一个什么样的恶性事件，强奸甚至杀人，但没有人去管。我就想起我前两天看到网上一个故事，当时也是很震惊，它是一个真事：有一个女子她被坏人追杀，她就逃，她逃到一个店的外边，然后就向这个店主求救，结果这个店主当时就毫不犹豫的把门关上了，那这个女子就被杀死在他的店外，后来记者去采访这个店主：你自己处在这个境况时，你难道不希望人家帮助吗？结果这个店主说：我不希望。他说我知道不会有人来帮我，“我等死”。 我当时非常震惊，他不但不关心别人，他也明明白白知道没有人会关心他，就到了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社会真的是让人比较忧虑。这一次因为我们谈到伊拉克战争，所以我们也采访了两位西方人，就是说想看一看在他们这个文化背景下有什么反应，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西人1：每当我们谈到战争啊，伊拉克啊，甚至中国，都有很多悲剧发生。但对人们来说很难把那些和自己联系起来，因为太遥远了。我总是喜欢把这些都和我们自身联系起来，和我自己联系起来。比如说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在那里，那么我在意吗？当然，如果是我们的家庭我们当然在意。往大的讲我们都是人，没有区别。如果你在街上看到孩子在跑，你会不会想：啊，是我的孩子吗？如果是的，我就会救他；如果不是，我就不救。会这样吗？所以我们这里谈的就是有关生命，有关救助生命的，绝对值得花些时间，谨慎一些，救更多的生命。 

西人2：那些人也是人啊，是吧？ 所以你不能杀害平民。 你应该照顾到平民。他们应该保护平民，这是毫无疑问的。 

西人3：我是英国人。 你当然应该区分。你不能去到那里把每个人都消灭了。 你要保证对付你应该对付的人，不然事后人们就不信任你了。 如果你在那里对任何人都射击，那住在那里的人事后就不会信任任何人了。 

 ------------- 

方菲： 听到这个西方人采访让我很有感触，我记得年初的时候在网上流行一张照片，我这里也带来了，它叫“美国大兵与伊拉克小女孩”，当时网上很流行，就是当时在伊拉克，恐怖份子袭击美国士兵，然后这个小女孩就受伤了，这个美国士兵就抱着她冲向医院，就这么很简单的事情，但他反映的东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不单单是在战争的时候，他还是有人性，另外一方面它这个话外的故事，据拍照的这个人说，当时这些美国士兵很愤怒，他们愤怒的原因不是说恐怖份子来袭击他们，他们是说这些恐怖份子完全可以等到这些小孩子离开以后，再来袭击他们，但是他们没有等。 

金然：而且这个小孩子是伊拉克的小女孩。 

方菲：对。 

金然：等于是他们自己（民族）的人。 

方菲：他们这些士兵的心态，就让我觉得跟我们刚刚开始看到这个场景中这两个人的心态，可以说形成鲜明对比。 

杨景端：的确是这样的，在很多中国的战争期间，我们光知道很多数字，多少多少人死了，当然这些数字常常都是不准确的，而你说在美国吧，你经常看到一个战争纪念碑，其实每个死亡士兵的名字都在上面，有名有姓的，可见也是一个对生命尊重的一种反应，那么在SARS期间，大家都知道为了所谓的政治稳定，为了经济繁荣，不管死多少人都可以盖住，其实完全可以防止SARS的蔓延的，我还记得龙永图，当时经贸部的，他批评香港媒体说：才死了三百个人你就大惊小怪成这个样子。所以可见这三百个人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金然：有人就认为现在的中国人对生命的这种漠视，这种表现，它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党文化中这种无神论的灌输造成的，你怎么认为？ 

杨景端：的确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共产党一定要竖立这种无神论的观念，实际上就是要打破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对生命的珍惜，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善恶标准的确就是看你对生命是不是珍惜，对生命的态度是最重要的，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因为人们相信这样，比如说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大将叫曹彬，他年轻的时候人家给他看过相，说他早年不错，将来晚年很惨，所以他一定要注意不要乱杀无辜，所以他做将军的时候，他一打仗只要有妇女儿童，他都非常妥当的安置他们，结果有一次他要去打江南，江南水乡，很容易误伤平民的，所以他就不愿意去，他就装病不去，结果他手底下的将军，士兵都来求他，一定要让他去领军打仗，他就给他们提了个要求，说我去可以，但是你们不许滥杀一个无辜，所以这些士兵都非常遵守他的这个规矩，在这个过程当中几乎是不战而胜，因为他的这样的做法感动了江南的老百姓，所以他们都很欢迎他；还有一个例子是明朝的，有一个宰相他叫于谦，他本人是一个很不错的官，他一直都很清廉，自己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有一个儿子得了一些怪病，怎么治都治不好，所以有一天晚上，有人给他托了一个梦，就让他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做错事了，结果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有一次他在吃饭的时候，有人给他一个条子，报告给他一件事情，就是有二十多个人从海上飘到了我们这个禁区，我们应该怎么处理，他当时没有在意这件事情，把这个事情放在了一边了，结果士兵就把这二十多个人当成坏人给杀了，实际上都是普通的渔民，这件事情就给他的儿子留下了这样一个怪病，也是为了警告他，所以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告诉人们一定要珍惜生命。 

金然：我觉得对于人来说，生命是最重要的，你没有了生命其他都谈不到了，那么今天杨先生也给我们古今中外举了很多例子，不过今天的节目时间是到了。 

方菲：是，我想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但是我们谈到了这个党文化，它其实跟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在今后的一些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剖析这个话题，而且我们会请不同的嘉宾来我们的节目。 

金然：谢谢杨景端先生。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第二集：党文化的“迷魂汤”

方菲：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侃侃而谈」的系列节目「漫谈党文化」，今天我们是漫谈党文化的第二集。 

金然：上一次我们是和杨景端先生一起谈了党文化现象中的一个现象叫「漠视生命」，正在我们谈这一集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新闻，就是中共在苏家屯集中营在活体上摘取器官的丑行，本身这个新闻就成为了一个佐证。 

方菲：最近又有医生证人站出来说，像苏家屯这样的集中营在中国全国有几十处，我想很多人听上去都觉得难以置信。这让我想起，以前我采访胡平先生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没有共产党做不出来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金然：最近我看到我们新唐人网站上，有一则留言，他是针对最近有一部份人到美国白宫之前进行抗议苏家屯的这个恶行，要求美国政府有一个反应，他的这个留言是这么写的，我给大家念一下，他写着：真的是有病，叫外国人干涉中国自己的事，家丑为什么还得找外人。你看共产党它杀了这么多的人，有一些人还是把它作为家人来看待，另外像这种在活体上摘取器官的行为，他居然只用“家丑”这个名词来形容。所以说“党文化”造就下，这种现象倒真是耸人听闻的一件事。 

方菲：不过，我觉得可能还是很多人对党文化这个提法感到不太理解，不信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开场：两人看电视，谈论中。

（与第一辑场景相同。） 

分镜头： 

（电视中正在放“侃侃而谈”漫谈党文化系列第一集中的镜头） 

一中国男子A：我只听说过“酒文化”“茶文化”，哪儿来的“党文化”啊？ 

（两男子并排在沙发上），另一中国男子B说：要说共产党，是干了很多坏事。不过，有事说事，整出来个“党文化”的词，把什么都往里装，这，这，有点那个了。 

中国男子A：你看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党文化”是怎么来的，一带而过，蒙人。 

中国男子B：再说了，共产党再不好那也是咱中国自己的事，拿到海外的电视上说，让老外看笑话，这不是反华吗？ 

……… 

金然：看来我们现在还真得专门谈一谈党文化的形成。 

方菲：是啊！今天我们请来了嘉宾贺宾先生。贺宾先生对于党文化有独特的见解，贺宾先生您好。 

贺宾：主持人好，大家好！ 

金然：贺宾先生您现在就跟我们讲一下，您对党文化的形成是怎么看的？ 

贺宾：这个世界上的政党很多，但是为什么我们偏偏把共产党的东西称为“党文化”，这里头就是有共产党它很独特的东西。我先举个例子吧，世界上很多人都喝酒，很多国家的人都喝酒对吧，但是真真能够把喝酒变成酒文化的并不多，中国不是搞酒文化节吗？就是因为中国人喝酒确实喝出名堂来了，他喝酒可以吟诗作画。 

方菲：李白。 

金然：酒仙。 

贺宾：酒仙酒圣。同样的共产党它在中国确实造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东西，举个例子说吧，共产党它把自己比喻成“母亲”，这个是世界上其他的政党可能很少有的一种现象，所以很多人骨子里头他就把党跟“母亲”搅和的非常深，现在公开宣传虽然不是那么多，但是他骨子里已经把共产党跟母亲搅和的很深了，所以造成他很多思维方式上有一些不自觉的去维护党的利益。中国人口这么多，共产党它如何才能够把这么多的人能够统治住呢？这就需要一个东西，一个文化氛围，这就是党文化的产生的前提条件或它的必要性。 

金然：起因。 

贺宾：对。它就需要一个文化让人认为党的利益就代表人民的利益，然后党文化统治那么多人就很方便了。我先举个例子，因为文化系统它通常都是双方的，比如说看一个演出，台上有演员，台下有观众，演员知道演什么，观众才看，观众一定要听得懂演员说什么，只有这样台上台下都能够互动的时候，都能够明白双方在干什么的时候，它就能形成很好的一套文化。否则的话就是“曲高和寡”了，就没人听了，而党文化它一定是“党”的文化，因为它就是要统治大众的，它不会搞得人听不懂，所以党文化的形成，我们也是从这两个架构可以来看，就是演员和观众。演员就是属于统治者，统治着“党文化”，还有一部份就是被统治者，被统治者他脑袋里形成的党文化，他们两个之间的互相的配合才能使党文化在中国能够推行这么多年形成越来越顽固。中共它杀了很多人，它造了很多谣，可是它的杀人和造谣非常有艺术性。比如说它杀了很多人，可是它通过“平反”，搞一大堆“替罪羊”，通过各种方式以后，它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而被害的人总是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你家里面的人已经被迫害死了，最后多少年以后你对共产党反而是感恩戴德，中国历史上讲杀父之仇一定要报的，他们这些概念都没了，就是对共产党反而要感恩戴德的。还有包括它的撒谎，过去我们常说：中共的“人民日报”上面，只有日期是对的，别的都是假的。这句话说明你对共产党邪恶本质还认识不清楚，还不深刻，因为共产党它老是这样子的话，它的谎就撒不下去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它是假的嘛，它现在知道真真假假掺到一起，它知道掌握好这个火候，就是把那个“火候”掺到什么程度，使得人们完全相信它那个是真的。 

金然：怎么叫掺到一起？ 

贺宾：比如说，你现在去看新华网，它不再是全部都是歌功颂德的东西，它上面也有很多负面消息，可是它很会掌握这个火候，让这个负面消息，从坏变成好事，就是说，你看国家这么乱，这个坏事这么多怎么办，只有靠党的领导来解决，所以它曝光了很多负面消息以后，它客观上反而起到维护党的统治地位的作用。它就愿意爆了，因为它这样的话老百姓反而依赖它了，相信它了。比如说上次那个SARS，非典，搞的很厉害，大家都觉得共产党这样，脸丢尽了。可它的宣传就很会搞这件事情，它最后不是承认了吗，把张文康推出来，它就说是我们个别人的错误，共产党才真是为人民着想的。所以大张旗鼓这么一宣传，宣传了以后变成了是依靠党的领导战胜了非典，人民日报一篇文章说的，老百姓一看又是靠党的领导抵抗非典。因为它完全是在中共封闭的环境下，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长期用灌输，所以很容易变成跟党是一样的。但是很多人不同意这一点，他觉得自己是思考很独立的。我举个例子，我有个朋友，也是同学，他在重庆，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法轮功的事情，他说你不要跟我讲法轮功，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是中立的，共产的东西--关于法轮功我一概不听，你们的呢我也不听。我心想很中立，不错啊，接下来他就讲了很多事情，从自焚、杀人、神经病、走火入魔，中共诬陷法轮功的那些案例，他全都看了，他都知道。他还觉得他很中立，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说一句话你觉得已经多的不得了，而你接受中共那么多的谎言，你一点都不觉得，你觉得象是都没看一样？就是他骨子里头已经很自然的跟共产党溶到一起去了。这就是党文化它的两个效应，统治者知道怎么“造假”，被统治者他会莫名其妙的不自觉的去相信谎言。很有意思，中国人都不相信共产党，因为它撒了很多谎，可是在每一个现在的时刻，人们又总是不自觉得去相信共产党，而且他在说相信的时候，他还认为自己是不相信共产党的，可是他又实在的相信了。 

金然：我曾经看到过您提出党文化的模型，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这个“模型”到底是怎么回事？ 

贺宾：实际上党文化它是利用人类历史上很多坏的东西，它不是凭空就拿一段，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糟粕的东西，它是把很多不好的东西集中到一起，包括好的坏的东西都放在一起，然后就有了“炖肉”这个模型，这就相当于一个高压锅里头，你放进去肉，好的东西坏的东西，道德，是非，各种标准，做人，好的坏的都放在一起。 

金然：是原来存在的东西。 

贺宾：对。一锅东西放在那，接下来党干什么呢，党有很多党的因素，我把它叫做“调料”。比如它的无神论，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推翻，然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简史，它整个把历史都按照它的说法来说，它的说法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到现在全世界都没什么人信共产党了，它自己都不信了它还说，它教科书还这么说，这是它的调味品。牛肉要调料，加党的因素，通常叫“老卤”，就是说你炖肉，就要加这个老卤，老卤就是过去积攒下来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你已经积成的党文化。因为党文化它有一个反馈作用，你这一荏党文化，它又受上一层影响，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我们来炖，用火烧。怎么烧呢，“高压+封闭”，它搞这个“信息封锁”，“信息不完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要强调一点，它是在一个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炖”你，人的大脑兼听则明，所以你的思维方式如果接受东西很受限制的话，你做出的决定就会很受影响，所以它就是高压封闭这么一炖。还有很多的文艺表演形式，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党文化它不是就靠教科书这么宣传人们就信的，它是融合到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各种电影、电视、宣传画、民间的表演都是贯穿着党文化的因素，都为党歌功颂德，包括春节晚会都是为党歌功颂德，潜移默化，从微观改变你的思想。所以它这么一炖最后就产生两个东西出来了，一个是“汤”，还有一个是“骨头”--是干的。这个汤就象迷魂汤一样，就是给老百姓喝的，就是你喝了这个汤，你就会不自觉的维护党的领导，维护党的统治。这个干的东西就是统治者用的，统治者啃了之后他就越来越学会了怎么样造谣，就是刚刚讲的撒谎的因素、杀人的因素，它这么一配合再反馈回去，下次就变成“老卤”了，接着炖，接着熬。比如说“爱国”，大家都有爱国心，通过它这一套东西下来以后，就变成了“爱党”了，就变成一样的了。 

金然：也就是说把“爱国”等同于“爱党”。 

贺宾：它通过“调味品”，“压力”这么一炖就变成“爱党”了。所以在国外你要是反共，你要说共产党不好的话，那你就是反华了，他思维就非常自然的这么想，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炖肉模型在那，背后起作用。 

方菲：我觉得您这个模型很新颖，而且确实能够让我形象的去想这个过程，但是党文化我想它是方方面面的东西，它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形成过程，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我想我们下面来看一看，另外一位评论家章天亮先生的看法。 

金然：好。 

方菲：一起来看看。 

章天亮：因为中共的党文化完全是反道德，反传统的，它为了使自己这个党文化能够建立起来，它的前提就是说要把中国所有正统思想，我们的道德观念，包括正教给我们的信仰都要破掉，所以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它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它就通过“镇反（镇压反革命）”，包括“取缔会道门”这样两个政治运动，在宗教同步进行的就是他对中国当时很多的异议人士进行思想改造。在五十年代初期，它对中国的戏曲、音乐、舞蹈，还有中国大学里面的教授等等知识份子全面进行思想改造，就是发动了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包括对整个旧的戏曲进行所谓的清除封建毒素的活动。一九五一年毛泽东在中国戏曲研究院有一个提词叫“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个工作之后就是对整个戏曲进行全面的清理，当时有的地区是几百部戏曲，最后留下的可能只有不到十部戏曲可以演。就等于说，它把中国整个承载文化的文艺表现形式也给清理了，对宗教也镇压了，对知识份子思想也进行改造，到文革之前，基本上所有的中国过去正统的文化已经被“破”干净了，党文化也基本建立起来，这套体系虽然建立起来，但是在民间还没有那么深入到每一个人心里面去，“文化大革命”这个词是非常准确的一个词，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全面把党文化推向中国每一个角落的过程。 

方菲：我想我们的父母他们那一辈，有一些老的电影想起来可能都比较怀旧，尤其是他们觉得稍微好一点，像这个“李双双”，当然很老了。但是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这个电影本身已经加了很多党文化的因素了，不管它是阶级斗争也好，还是对当时党的政策歌颂也好，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实际上已经有党文化的因素在，你接受了它的电影，你就不知不觉的就接受了这些党文化了。 

金然：现在的时间好象快到吃饭的时间了，我们就谈到这，干脆我们就去喝一碗真正的、纯正的好汤。 

方菲：我们非常感谢贺宾先生今天做我们的嘉宾，也谢谢我们的观众，希望下次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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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慈悲


你知道我为什么         告诉你真相，


不是叫你与我一样，     更不想改变你的信仰，


只想使你明白，         邪党骗人的伎俩，


慈悲使我不愿看到       你与红魔一同遭殃，


天要灭这红魔，         神叫我救度这一方，


慈悲使我不愿看到       你与红魔一起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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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无法用以上管道声明退党, 可用笔名、化名先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


提示：未开通国际直拨电话的大陆人士打退党电话电话时需用 IP 电话拨打(网通先拨17969，电信先拨17909，铁通先拨17991)，手机 IP 电话(“中国移动”先拨17951，“联通”先拨17911，小灵通先拨17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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